
深圳工业被抛弃了吗？

证券时报记者 卓泳 唐维

近期，深圳

2019

年前三季度的相

关经济数据备受关注。

11

月

4

日，深圳市统计局公布了

深圳前三季度经济运行数据， 前三季

度全市地区生产总值

18689.13

亿元，

按可比价计算， 比上年同期增长

6.6%

， 与深圳上半年

GDP

增长

7.4%

相比下降了

0.8

个百分点。

值得注意的是，数据显示，深圳三

大产业结构由上年同期的

0.1

：

40.2

：

59.7

调整为今年前三季度的

0.1

：

39.3

：

60.6

，第二产业显示增速放缓。

证券时报记者在深圳市政府在线

官网上查看数据发现，

2019

年

1-7

月，深圳固定资产投资中，第二产业投

资增速放缓，甚至继

2016

年下半年之

后再次出现负增长， 而作为第二产业

最主要的构成， 深圳的规模以上工业

增加值的增速也在今年出现放缓。

事实上， 近几年深圳制造业搬离

深圳的消息不绝于耳，搬迁主体甚至

从低端的落后产能逐渐蔓延至先进

制造业，尤其是一些大中型企业。 众

多企业搬迁外撤的现象引发了许多

人对深圳产业“空心化”、产业链“断

链”的隐忧。

深圳工业当下状况如何？ 在破解

产业“空心化”隐忧上有何作为？ 如何

作为？ 这无疑考验政府与市场博弈的

智慧， 更考验政府对深圳经济规划的

远见和决心。

高租金挤压企业

无奈“出走”

11

月

4

日， 全球第一大会展中

心———深圳国际会展中心正式启用，

并迎来了它的首次展出。 见证了这一

恢宏建筑物的从无到有，曾权（化名）

感慨万千。 “这些年，周边物业的价格

和租金都发生了巨变。 ”

2009

年，从事

模切辅料制造生意的曾权在深圳宝安

福永和平村租下了两层厂房， 面积为

2500

平方米，当时的租金是

10

元

/

平

方米， 租约

4

年， 约定每两年涨租

10%

。 至今，曾权已完成了两次续约，

正犹豫明年是否继续续约。

让曾权徘徊惆怅的是， 自己所租

下的厂房， 如今租金已经是

27

元

/

平

方米了，“过去从

10

块涨到

15

块，再

涨到

23

块，我都勉强能接受，但现在

涨到

27

块了，真的很难接受。”租约到

期后往哪搬？ 曾权表示迷茫，“这个地

方没办法租下去了， 这里挨着会展中

心， 以后肯定会发展成商业中心或者

高端产业园区的。 现在合同只能签

2

年左右，目前园区已经不准装修了，意

味着工业区老板想收回这块地。 ”

同样难以承受水涨船高的厂租，

徐成（化名）接受了房东的一笔补偿费

后，将工厂搬离了深圳。

2013

年，徐成

以

16

元

/

平方米的价格在深圳宝安西

乡黄田村租下了一间

2000

平方米的

厂房，租约

6

年。 可仅仅过了一年多，

房东以周边租金已经涨到

30

元

/

平方

米为由，要求与徐成解约，并赔偿徐成

两个月租金和一笔搬家费，请他搬走。

“以我们的利润，在西乡根本找不

到合适的厂房， 而

16

元

/

平方米的心

理预期价格，居然连福永、沙井等当时

看来位置偏远的地方都找不到一处容

身之所。”徐成说。无奈之下，他把厂搬

到靠近深圳的东莞大岭山镇。 但家住

宝安西乡的徐成， 因此增加了上班的

通勤时间、减少了陪伴妻儿的时间。

“近两年周边的确很多大大小小

的工厂搬走，很多都是电子类的，大的

厂搬走了，小厂也会跟着搬走。 ”沙井

本地居民潘小龙对记者表示， 一方面

是因为旧改圈地， 另一方面也是租金

上涨不少。

潘小龙告诉记者， 厂房搬迁的结

果是， 本地外来人口数量大幅减少，

“网传沙井人口流失

40

万有点夸张，

但一二十万还是有的， 我们的出租屋

现在都不好租了。”在银行从事对公业

务的潘小龙今年也感受到， 之前做的

那些小企业还款都挺准时的， 但今年

以来经常出现逾期。 “整个制造业都

难，加上租金高，只能要么关门要么搬

走了。 ”

企业搬迁潮

使产业结构“失调”

事实上， 深圳企业搬迁潮由来已

久。 受土地厂房租金、员工工资、原材

料成本等要素成本上升， 以及内地大

力度的招商引资优惠政策等多种因素

影响， 深圳有相当一批企业已经先行

一步往深圳周边、内地以及印度、东南

亚等地有计划地开展产业转移。

2016

年

5

月，一篇《别让华为跑了》引发社

会舆论对深圳企业产业转移的广泛关

注，原深圳市市长许勤在

2016

年的一

次讲话中表示：“近期， 有超过

1.5

万

家企业迁出深圳。 ”

从迁出的企业主体来看， 不难发

现， 众多企业都跟上述曾权和徐成的

企业一样， 都是深圳电子信息产业的

下游小企业。而根据深圳的统计数据，

作为深圳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 电子

信息产业占深圳市

GDP

比重近

1/4

。

因此，虽然企业规模较小，但倘若大批

量外迁，影响不容小觑。

从迁出企业的数量来看，《深圳市

2018

年中小企业发展情况的专项工

作报告》显示，

2018

年深圳有

91

家规

模以上工业企业出现外迁情况， 约占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总数的

1.1%

，累计

在深工业总产值

599.7

亿元， 占当年

全市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的

1.95%

。

同时报告还指出： 近三年外迁的

192

家企业中，电子信息制造企业共计

27

家，占全部外迁企业的

37.5%

。

对于深圳企业近年的迁出潮，深

圳市政协曾在

2017

年开展了为期四

个月重点调研， 调研发现一个新的现

象： 前几年由于深圳市政府主导开展

的转移淘汰低端落后产能， 外迁的企

业大多是低端落后的制造型企业；而

如今深圳外迁的制造业大多数是先进

制造业，尤其是一些大中型企业。

比如：

2014

年中兴通讯将生产基

地迁往河源；

2015

年比亚迪在汕尾投

资建设新能源汽车产业基地；

2016

年

华为终端转移落户至东莞松山湖；大

疆科技早在

2013

年就在东莞买地；富

士康更是早早地将生产线移到了郑州

和贵州；欧菲光、兆驰股份、兴飞科技、

海派通讯等企业将生产线搬迁至江西

南昌， 在南昌建立了规模庞大的产业

园区……与此同时， 深圳周边城市正

在“大手笔”吸纳深圳企业落户，总部

在深圳、生产在周边，已成为许多企业

的常态。

这种外迁潮对深圳经济的影响早

已有所体现。根据深圳公布的数据，深

圳

2019

年

1-7

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

值月度累计同比增长

6.1%

， 从

2015

年

1-7

月增长

7.8%

开始，每年同期的

增幅均有下降。

此外， 深圳

2019

年

1-7

月固定

资产投资中， 第二产业投资额今年以

来逐月下探， 第二产业投资额月度累

计同比增长也逐月下降， 甚至从

4

月

份开始出现了负增长。 深圳最新公布

的经济数据还显示， 深圳前三季度的

三大产业结构由上年同期的

0.1

：

40.2

：

59.7

调整为今年前三季度的

0.1

：

39.3

：

60.6

。 深圳市地方金融管理

局最新公布的金融数据显示，

2018

年

全年， 深圳金融业的税收占比超过制

造 业 ， 占 比

22.37%

， 制 造 业 才

20.30%

。

制造业一退再退

引发“空心化” 隐忧

改革开放以来， 深圳制造业的飞

速发展为深圳经济打下了坚实的基

础， 先进制造业更是深圳经济发展的

重要支撑和根基所在。 深圳市政协调

研报告还曾提出一个警示：“深圳企业

搬迁潮，迁走的不仅是一个大型企业，

更是一个产业链的迁移， 很多上下游

配套的企业也随之迁走， 这对深圳先

进制造业的发展极为不利。 ”

也有观点认为，目前第二、三产业

的比例已经接近临界点， 制造业不能

再退。 深圳市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吴思康曾指出， 盲目追求第三产业的

比重会影响城市竞争力， 会造成产业

“空心化”。深圳的定位是创新型城市，

创新一定要有制造业的支撑， 否则创

新容易成为无本之木。

“如果出现工业投资额负增长，那

就说明今年的形势比以往还严峻。”中

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常务副院长

郭万达表示。对此，深圳市人大代表金

心异认为，要结合全国的情况来看，也

不能笼统地说没有新增投资就不增长

了，“可能还是原来的设备， 有可能在

外地有增加投资，但无论如何，这都是

一个警示。 ”金心异指出，深圳如今的

第二产业主要是高新技术产业， 如果

这一数据增幅下降甚至负增长， 那就

说明深圳的高新技术产业的增幅也在

下降。

在郭万达看来， 深圳土地空间有

限， 导致土地成本上涨一定程度上挤压

了制造业的发展， 这是深圳客观存在的

事实。的确，这也是业界普遍认同的制约

产业发展的重要原因。 但从海外多个国

家和城市的土地空间和第二产业占比来

看，这个原因又似乎不完全站得住脚。以

新加坡为例，

700

多平方公里的国土面

积，第二产业比重却高达

30%

。 “其实深

圳的产业用地并不是很缺， 要缺也是缺

一整块的大型产业用地，资产泡沫，尤其

是房地产泡沫， 才是导致深圳产业溢出

的根本原因。 ”

2015

年的深圳楼市至今让人印象

深刻， 当年的数据显示，

2015

年深圳房

价同比上涨近

50%

，引发全国的广泛关

注，随之而来的是，深圳高科技产业加速

外流。 在

2016

年的深圳固定资产投资

中， 第二产业投资额在下半年也出现了

负增长，这与企业的“出走”不无关系。

“对于一家企业来说， 搬迁成本其实很

大， 如果不是深圳以住房为首的综合成

本不断上升，企业员工接受不了，企业的

生产线接受不了， 相信企业不会贸然搬

走。 ”金心异说。

对于产业链“断链”的隐忧，郭万达

认为，企业将生产线迁到周边的东莞、惠

州、中山等城市的话，对深圳产业链的完

整性不会带来太大影响， 但如果迁到更

远的江西，甚至越南以及东南亚国家，那

深圳就真的需要“补链”了。 在郭万达看

来， 企业将生产线迁至粤港澳大湾区除

深圳以外的周边城市， 正是粤港澳大湾

区发挥的产业承接作用， 正如东京湾区

中，千叶县承载了东京的产业转移，纽约

湾区中， 新泽西州承接了纽约的产业转

移一样， 都遵循着市场经济发展的自然

规律。 “产业链不是按行政区划来界定

的， 只要在一小时经济圈内实现生产要

素流动，就不一定要在深圳。 ”

但金心异认为， 虽然企业迁到周边

城市不至于让产业链中断， 但企业的这

种选择也是不得已而为之， 对深圳来说

更是一个次优的选择，“只要不在深圳都

会增加企业的成本， 深圳也还没到不得

不舍弃这些生产线的时候。 ”

不是没地

而是要优化用地结构

“深圳产业还远不到空心化的严重程

度， 但一定要防范产业挤压速度过快，对

深圳产业结构带来不利的影响。 ”郭万达

认为，深圳目前工业部分外流的局面虽然

不是政府有意为之，但政府也要负相关责

任，“政府既要看到客观原因，同时也要通

过调整政策来破解这个难题。 ”

“深圳保二产的决心很大，但困难也

不小。 ”金心异认为，深圳如果能真正保

住

200

平方公里的工业用地， 那么产业

用地就不会特别缺乏了，“我们目前是结

构性的缺乏， 原来的一些老旧厂房使用

效率特别低，而

50-80

万平方米，甚至

一两平方公里的大型企业生产用地就没

有了。 ”

事实上，在保障工业用地上，深圳的

确做了不少努力。

2018

年

8

月，深圳市

政府正式印发 《深圳市工业区块线管理

办法》，办法规定，各区区块线内的工业

用地面积不得低于辖区区块线总用地面

积的

60%

；单个区块线内的工业用地面

积， 原则上不低于该区块总用地面积的

60%

。 全市区块线总规模原则上不少于

270

平方公里。办法特别提出，深汕特别

合作区依照本办法划定区块线进行严格

管理， 确保工业用地规模占城市建设用

地比重不低于

35%

。

而就在

11

月

5

日，深圳市政府举办

发布会， 批量推出

30

平方公里产业用

地，面向全球推介招商。 深圳市常务副

市长刘庆生当场表示，“高新技术产业、

未来产业等符合深圳未来发展定位的

产业，深圳非常欢迎，用地予以保证，要

多少地满足多少地，要多少空间满足多

少空间。 ”据了解，此次

30

平方公里产

业用地，重点面向工业、面向产业链缺

失环节。

而早在今年

5

月，深圳出台了《深圳

市扶持实体经济发展促进产业用地节约

集约利用的管理规定》，根据规定，深圳

将尽可能把所有存量产业用地纳入“提

容增效”范围，初步测算，符合该政策规

定的产业用地约

88

平方公里， 如全部

按此政策实施，可在不新增

1

平方米建

设用地情况下， 增加

1.6

亿平方米产业

空间。

“深圳在地区创新网络中的定位，应

该是‘总部

+

创新研发

+

高精尖制造’。 要

将现有科技企业的代表科技创新力的研

发部门留在深圳， 而不能满足于只是将

其总部留在深圳。 必须遏止高科技研发

和高端制造迁出深圳的势头。”金心异认

为，深圳不仅要留住企业的总部，还要留

住企业的“母厂”从事小批量和个性化的

生产，因为如果没有这种小批量的生产，

研发是做不起来的。

此外，在今年深圳的两会上，金心异

提交了一份名为《规划建设“北深圳科技

型制造产业带”》的建议案，提出：深圳应

全面梳理 “（自西向东） 机荷高速

－

石龙

路

－

布龙路

－

水官高速

－

深汕高速”以北地

区的空间

－

产业资源现状，统筹整合这一

东西狭长地带的产业空间，进行“北深圳

科技型制造产业带”的规划。 “只要产业

带做起来了， 市场自然会为这些产业的

员工提供相关配套， 这样既可以保住二

产，又可以稳住三产。 ”

GDP放缓不足惧 消极因素当警觉

证券时报记者 黄小鹏

最新数据显示

，

深圳市前三季度

GDP

（

国内生产总值

）

增长率为

6.6%

，

不仅较去年同期的

8.1%

、

前年的

8.8%

出现明显下降

，

而且也低于邻近

的广州

，

特别是第三季单季

GDP

、

进

出口

、

消费

、

财政等数据比较难看

，

引

发了人们的热议

。

笔者一向对

GDP

崇拜不以为然

，

对深圳这样一个非常特殊的城市来

说

，

更不宜盲目追求

GDP

总量

，

尽管

如此

，

对目前的

GDP

增速走软现象还

是不能掉以轻心

。

回顾历史

，

深圳经济甚至深圳这

座城市经历了好几波唱衰和唱好的循

环

。

第一波出现在外商投资税收优惠

专享政策结束之后的

1996

年

。

很长时

间内

，

人们认为深圳的发展靠的是

“

吃

小灶

”

的政策倾斜

，

优惠政策取消叠加

中央政府更重视上海

，

深圳何去何从

引发纷纷议论

，

这一情绪的顶峰是

2002

年

《

深圳

，

你被谁抛弃

？ 》

一文的

流传

。

第二波担忧出现在

2004

年

，

其时

中国经济正处于新一轮上升周期

，

资

源省份

、

资源城市

（

如山西

、

鄂尔多斯

等

）

和重化工业城市经济光彩夺目

，

深

圳出于对被边缘化的担忧

，

提出产业

结构适度重工业化

，

但相关政策基本

失败

。

第三波担忧发生在

2010

年

，

在

“

四万亿计划

”

之后各地大干快上

、

铺

摊子的浪潮中

，

深圳

GDP

总量有被天

津

、

苏州超过的势头

，

紧迫感

、

危机感

在一定范围内扩散

。

第四波是

2018-2019

年的唱好

之声

。

2017

年深圳

GDP

总量超广州

，

全国排名进一位

；

2018

年超香港

，

成

为大湾区冠军

。

一时间媒体宣传不断

，

大有将深圳推上神坛之势

，

最狂者更

以

“

宇宙中心

”

寄望之

。

这些唱衰最终没有阻碍深圳的崛

起和进位

，

我们不难从中得出几点结

论

：

第一

，

深圳的壮大并非靠中央倾斜

政策

，

尽管优惠政策在发展早期起到

了关键作用

。

第二

，

境内外的各种经济

波动和产业变迁

，

会经常性地冲击深

圳

，

影响其相对地位

，

令其紧张

，

这种

危机感是宝贵的

，

但当政府想以产业

政策去应对的时候

，

反而很难成功

。

第

三

，

深圳发展最宝贵的因素是公平市

场环境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创业

、

创新精

神

，

是政府对市场边界的相对尊重

。

由

此

，

我们不难得出结论

，

面对当前的经济

下滑既不能靠中央政策

，

也不能靠政府

太有为

。

高度外向型城市经济受外部环境影

响数据短期变差

，

其实并不可怕

，

过去

，

深圳凭着高度市场化的机制度过了一次

又一次的困难

。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

，

这一

次似乎不只是过去的简单重复

，

支撑深

圳过去

30

多年发展的一些积极因素有

所消退

，

消极因素则有所抬头

，

这是最应

引起警觉的

。

持续的房地产和金融投机活动抬高

了整个城市的运行成本

，

威胁着产业结

构的健康

，

这方面香港的教训是深刻的

。

20

年来

，

香港

GDP

总量增长相当不错

，

人均

GDP

也有明显增长

，

但产业结构畸

轻畸重引发了分配失衡等一系列问题

，

它的制造业几乎全部流失

，

金融

、

房地产

行业企业利润丰厚

，

从业人员收入也高

，

但毕竟只能让一小部分人受益

，

未从这

些行业获益的人生计改善不大

，

如果考

虑住房因素的话

，

大部分行业从业者的

生活可能更艰难了

。

目前深圳的产业结构还算理想

，

但

虚的成分有膨胀的趋势

，

居安思危

、

防微

杜渐非常必要

，

但从媒体上看

，

社会上出

现了一些骄傲的迹象

，

不再像往昔那样

充满危机意识

。

例如

，

作为高度外向的经

济城市对眼下情况本应该有所预知

，

但

2018

年来的舆论唱好之声营造了过度

乐观的气氛

，

很多人真以为深圳有金刚

罩

，

能百毒不侵

。

投机活动最大的危害是抑制一座城

市草根的

、

内生的创业精神

。

深圳确实有

一批运行机制最市场化

、

创新能力最强

的企业

，

但这些企业大多数是

30

年前

、

20

年前或

10

年前创立的

。

今天的年轻

人与

30

年前

、

20

年前的价值观有何不

同

，

理想与目标有何区别

，

做一项这样的

调查也许有必要

。

面对经济增速下滑

，

政府不必太过

紧张

，

不必太有为

，

因为改变外部环境在

一个城市能力范围以外

，

用力太大恐怕

会适得其反

，

就像过去那样

。

政府的核心

使命是维护这座城市的命根子

———

市场

精神和创业创新精神

，

千万不要为了硬

拼

GDP

而做得过多

。

深圳过去克服困

难

，

都是靠市场精神和创业精神

，

如果能

营造好的环境

，

让这种精神保持下去

，

在

爬坡过坎后一定会更强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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